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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我
喜
歡
讀
西
域
史
。
初
中
時
，
買
過
一
本
︽
張
騫
出

使
西
域
︾
的
插
圖
本
小
冊
子
，
了
解
到
苜
蓿
、
石
榴
和

西
瓜
是
張
騫
從
西
域
帶
回
來
的
，
他
是
絲
綢
之
路
最
早

的
探
險
家
。
後
來
，
高
中
語
文
老
師﹁
逼﹂
我
們
背
王

昌
齡
和
岑
參
等
的﹁
邊
塞
詩﹂
，
西
域
便
在
腦
子
裡
扎

下
根
來
。

一
九
九
五
年
春
，
我
駕
車
離
開
天
山

︱
阿
拉
套
山
腳
下

的
哈
薩
克
斯
坦
首
都
阿
拉
木
圖
，
向
土
庫
曼
斯
坦
首
都
阿
什

哈
巴
德
進
發
，
往
返
五
千
公
里
。
當
我
行
在
一
望
無
際
的
卡

拉
庫
姆
沙
漠
時
，
室
外
氣
溫
已
達
四
十
多
度
，
地
面
像
火
一

樣
灼
熱
。
突
然
，
沙
漠
深
處
出
現
一
群
野
生
單
峰
駱
駝
，
我

眼
前
一
亮
，
耳
畔
彷
彿
響
起
清
脆
的
駝
鈴
來
。

在
絲
路
歷
史
長
河
中
，
西
域
馬
吸
引
了
太
多
的
目
光
，
人

類﹁
沉
默
的
朋
友﹂
駱
駝
則
湮
沒
無
聞
。
因
為
在
冷
兵
器
時

代
，
馬
的﹁
軍
事
價
值﹂
獨
一
無
二
。
自
漢
武
帝
開
始
，
馬

便
成
了
中
華
帝
國
最
重
要
的
軍
備
物
資
，
匈
奴
人
便
是
借

﹁
馬﹂
之
利
，
隨
意
搶
掠
農
耕
漢
人
的
生
命
財
產
，
所
以
漢

武
帝
派
張
騫
出
使
西
域
，
既
是
為
了
聯
合
大
月
氏
夾
擊
匈
奴

人
，
也
是
為
了
找
尋
西
域
汗
血
馬
，
扭
轉
不
利
戰
局
。
從
美

學
角
度
看
，
馬
的
形
象
更
適
合
文
學
和
造
型
藝
術
創
作
。
是

故
，﹁
胡
馬
依
北
風﹂
的
意
境
、﹁
馬
踏
飛
燕﹂
的
造
型
才

深
入
人
心
。

但
絲
綢
之
路
畢
竟
是
國
際
貿
易
大
通
道
，
華
夏
的
絲
綢
和

瓷
器
等
能
千
里
迢
迢
運
到
遙
遠
的
中
西
亞
和
西
方
，
惟
有
耐

力
超
強
的﹁
沙
漠
之
舟﹂
駱
駝
才
能
勝
任
。
駱
駝
的
耐
受
力

極
強
，
可
負
重
數
百
公
斤
，
在
沙
漠
中
不
吃
不
喝
幾
周
也
沒

問
題
。
古
時
候
，
一
個
商
隊
往
往
由
上
百
峯
駱
駝
組
成
，
千

里
黃
沙
，
駝
鈴
悠
揚
，
蔚
為
壯
觀
。

斯
文
赫
定
是
瑞
典
人
，
是
絲
路
最
偉
大
的
探
險
家
之
一
。
這
位
瑞
典
人

用
半
個
世
紀
對
西
域
進
行
了
五
次
探
險
考
察
，
樓
蘭
古
國
就
是
他
發
現

的
。
一
九
二
七
年
，
他
率
中
瑞
西
北
科
學
考
察
團
西
行
時
，
考
察
團
的
駝

隊
由
近
四
百
峰
駱
駝
組
成
，
每
次
宿
營
，
營
地
都
被
叫
做﹁
駱
駝
城﹂
。

赫
定
寫
有
︽
亞
洲
腹
地
探
險
八
年
︾
和
︽
絲
綢
之
路
︾
等
探
險
著
作
。
在

他
九
死
一
生
的
探
險
經
歷
中
，
駱
駝
是
最
主
要
的
交
通
工
具
和
幫
手
，
赫

定
因
此
對
駱
駝
充
滿
感
情
和
憐
愛
。

一
九
三
三
年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是
他
第
五
次
，
也
是
最
後
一
次
探
險
考

察
，
往
日
的
駱
駝
已
改
換
成
四
個
輪
子
的
汽
車
。
他
在
紀
錄
這
次
探
險
的

著
作
︽
絲
綢
之
路
︾
中
，
細
緻
描
述
了
自
己
對
駱
駝
難
分
難
捨
的
感
情
。

赫
定
寫
道
：﹁
當
我
們
行
到
額
濟
納
河
時
，
汽
車
隊
與
專
門
馱
運
汽
油
的

駝
隊
相
遇
，
這
些
駱
駝
都
是
我
上
一
次
︵
一
九
二
七
年
︶
科
學
考
察
團
的

﹃
老
隊
員﹄
，
左
頰
的
英
文
烙
印﹃
H﹄
︵
赫
定
名
字
的
首
個
字
母
︶
已

經
模
糊
難
辨
了
。
就
在
這
時
，
一
峰
老
駱
駝
一
下
子
認
出
了
我
們
，
毫
不

猶
疑
地
離
開
了
隊
伍
，
昂
首
闊
步
地
踱
到
我
們
跟
前
，
就
像
過
去
一
樣
，

伸
出
牠
那
美
麗
的
毛
茸
茸
的
大
腦
袋
…
…
這
情
景
就
像
老
朋
友
久
別
重

逢
，
勾
起
了
我
們
許
多
回
憶
。﹂
在
赫
定
及
許
多
絲
路
探
險
家
的
著
作

中
，
描
寫
人
與
駱
駝
間
微
妙
情
感
交
流
的
細
節
比
比
皆
是
，
絲
毫
不
亞
於

今
天
人
類
與
狗
之
間
的
特
殊
友
好
關
係
。

斯
文
赫
定
在
自
己
最
後
一
本
書
︽
我
在
中
亞
的
狗
︾
中
，
描
寫
了
聽
到

駝
鈴
時
的
感
受
，﹁
我
聆
聽
着
，
深
深
為
這
古
老
而
又
熟
悉
的
鈴
聲
打

動
，
正
是
這
千
百
年
來
迴
響
在
商
隊
經
過
的
古
道
上
的
特
殊
旋
律
，
長
伴

着
旅
人
商
賈
展
開
了
一
幅
幅
多
姿
多
彩
、
震
撼
人
心
的
沙
漠
生
活
圖

景
。﹂
駱
駝
、
駝
隊
、
駝
鈴
…
…
它
們
早
已
與
古
老
的
絲
綢
之
路
融
為
一

體
，
化
作
東
西
方
文
化
交
流
的
生
動
符
號
。

今
天
，
古
老
的
絲
路
早
已
被
汽
車
、
火
車
和
飛
機
所
取
代
，
但
悠
遠
的

駝
鈴
卻
時
時
迴
盪
在
我
們
耳
邊
，
喚
醒
我
們
對﹁
絲
路
英
雄﹂
駱
駝
無
盡

的
記
憶
。

沉默的「絲路英雄」駱駝

劉
天
賜
急
電
，
要
找
一

部
珠
海
夢
餘
生
的
︽
嬉
笑

集
︾
。
此
書
也
，
坊
間
難

覓
，
於
我
而
言
，
易
事

矣
。
書
山
早
已
有
之
，
當

年
撰
︽
香
港
三
及
第
文
體
流
變

史
︾
，
已
賞
覽
數
遍
矣
。
遂
尋
而

影
印
贈
之
。

越
日
，
與
其
飯
局
，
彼
言
：

﹁
不
要
看
︽
嬉
笑
集
︾
。﹂
語
出

驚
人
，
莫
名
其
妙
。
賜
官
隨
笑

曰
：﹁
︽
嬉
笑
集
︾
不
是
用
來
看

的
，
是
用
來
吟
的
。﹂
語
出
精

警
，
登
有
共
鳴
。

我
之
︽
嬉
笑
集
︾
，
乃
曾
清
於

一
九
七
零
年
的
校
正
本
，
並
有

︿
校
正
後
跋
﹀
，
指
以
粵
語
入
詩

者
，
以
往
有
何
淡
如
、
譚
臥
樓
和

廖
恩
燾
。
這
位
廖
恩
燾
，
就
是
珠

海
夢
餘
生
，
來
頭
甚
大
。
彼
何
許

人
也
？
民
初
國
民
黨
人
廖
仲
愷

︵
恩
煦
︶
兄
長
也
，
字
鳳
舒
，
號

懺
盦
。
晚
年
居
香
港
，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逝
世
，
得
壽
九
十
。
早

年
，
廖
恩
燾
致
力
粵
謳
創
作
，
曾
作
︽
新
粵

謳
解
心
︾
，
但
聲
望
不
及
招
子
庸
。
其
後
鑽

研
詩
詞
，
並
花
三
十
多
年
時
間
，
寫
了
不
少

七
律
，
以
粵
語
入
詩
。
經
他
詳
加
選
擇
，
分

別
編
成
︽
漢
書
人
物
分
詠
︾
、
︽
金
陵
雜

詠
︾
、
︽
史
事
隨
筆
︾
和
︽
信
口
開
河
錄
附

存
︾
，
合
而
成
一
冊
，
取
名
︽
嬉
笑
集
︾
。

曾
清
說
，
︽
嬉
笑
集
︾
曾
一
再
付
梓
印
成

小
冊
子
分
贈
親
友
，
書
店
不
易
購
到
。
重
印

本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間
在
香
港
印
行
，
署

名
珠
海
夢
餘
生
。
曾
清
細
閱
重
印
本
，﹁
錯

字
不
下
數
十﹂
，
於
是﹁
特
手
錄
全
冊
，
並

加
以
校
正﹂
，
因
此
目
前
這
版
本
，
非
鉛
字

版
，
而
是
曾
清
的﹁
墨
寶﹂
版
。

廖
恩
燾
這
類
詩
作
，
我
曾
喚
為﹁
三
及
第

詩﹂
。
粵
語
、
白
話
、
文
言
在
廖
恩
燾
手

上
，
玩
得
既
融
合
又
有
趣
，
如
被
曾
清
極
為

欣
賞
的
︿
贈
友
﹀
：

﹁
六
年
不
見
先
生
面
，
今
見
先
生
重
冇

鬚
，
識
透
舊
肴
唔
合
炒
，
怕
同
新
鑊
湊
埋

撈
，
風
車
世
界
啦
啦
轉
，
鐵
桶
江
山
慢
慢

箍
，
眼
鬼
咁
冤
唔
願
睇
，
暫
時
詐
醉
學
糊

塗
。﹂嚴

格
來
說
，
廖
恩
燾
筆
下
文
言
較
少
，
粵

語
成
分
佔
多
，
然
隨
口
拈

來
，
三
語
渾
然
天
成
，
比

他
早
期
寫
的
粵
謳
更
為
優

勝
，
以
下
所
引
的
︿
烏
衣

巷
﹀
，
最
為
我
所
愛
：

﹁
夕
陽
斜
就
近
黃
昏
，

巷
口
搬
家
第
幾
勻
，
燕
子

尋
巢
尋
錯
路
，
羊
咩
食
草

食
埋
根
，
有
毛
再
做
雕
陵

鵲
，
冇
血
唔
慌
出
竇
蚊
，

王
謝
堂
前
蠅
咁
靜
，
又
聞
狗
吠
倒
𡲢
人
。﹂

總
之
，
一
字
記
之
曰
：
爽
！

不
過
，
廖
恩
燾
的
粵
謳
，
論
者
云
雖
不
及

招
子
庸
，
但
亦
有
可
觀
之
處
，
所
寫
每
觸
及

社
會
題
材
，
悲
嘆
國
運
，
且
看
這
首
︽
拉
車

仔
︾
：

﹁
行
路
幾
咁
艱
難
，
點
似
坐
車
咁
歎
。

你
拉
到
汗
流
氣
喘
，
佢
坐
得
咁
安
閒
。
講

到
平
等
翻
嚟
，
真
正
混
帳
。
十
隻
手
指
都

唔
齊
，
點
話
貴
賤
冇
分
。
百
尺
高
樓
，
重

有
萬
仞
山
。
若
係
話
貧
富
必
定
要
搓
勻
，

是
必
累
到
零
星
落
索
，
大
眾
都
冇
得
開

飯
。
唉
，
何
必
講
到
共
產
，
總
要
世
界
好

似
車
輪
咁
轉
，
正
叫
得
做
係
天
道
循

環
。﹂廖

恩
燾
的
粵
謳
題
材
，
和
他
後
來
的
︽
嬉

笑
集
︾
實
有
所
迥
異
，
若
要
解
頣
，
和
消
消

沉
悶
濕
滯
的
天
氣
，
︽
嬉
笑
集
︾
實
為
賞
心

之
書
。

珠海夢餘生的作品

已
是
第
二
年
參
加
恒
基
兆
業
地
產
集
團
主
題
年
開
展
禮
的
義
務
嘉

賓
司
儀
，
今
年
還
夥
拍
年
輕
人
偶
像
、
永
不
放
棄
同
學
會
領
導
人
麥

潤
壽
。
恒
基
由
九
八
年
開
始
，
推
出
過
不
同
而
切
合
社
會
氣
氛
的
課

題
，
計
有
防
火
年
、
清
潔
年
、
千
禧
環
保
年
、
育
才
年
、
禮
貌
年
、

合
作
年
、
誠
信
年
、
勤
儉
年
、
關
愛
年
和
耆
樂
年
，
今
年
是
關
注
年

輕
人
身
心
發
展
的﹁
菁
英
年﹂
。

執
行
董
事
孫
國
林
先
生
一
向
關
心
年
輕
人
，
更
在
旗
下
的
屋
苑
設
立
了

育
才
獎
學
金
，
凡
取
得
優
秀
學
習
成
績
的
住
戶
孩
子
，
會
得
到
獎
學
金
，

據
聞
孫
先
生
每
年
簽
此
類
支
票
也
簽
到
手
軟
。

今
年
的
主
題
原
來
跟
孫
先
生
一
次
經
歷
有
關
，
話
說
那
次
孫
先
生
與
一
位

的
士
司
機
閒
談
，
司
機
向
他
吐
苦
水
，
指
某
日
接
載
五
位
大
學
生
回
校
園
，

沿
途
各
人
七
嘴
八
舌
的
高
談
闊
論
，
每
一
句
都
夾
着
粗
話
，
司
機
忍
耐
着
，

直
至
忍
無
可
忍
，﹁
你
們
這
樣
說
話
有
失
大
學
生
身
份﹂
，﹁
我
們
全
部
都

是
老
友
，
在
陌
生
人
面
前
我
們
不
會
講
的﹂
，﹁
我
跟
你
們
不
熟
啊﹂
。
他

們
沒
有
收
斂
，
只
在
抱
怨
無
前
途
，
買
不
到
房
子
，
幸
好
有
綜
援
，
他
日
靠

政
府
養
。
司
機
聽
到
心
裡
既
心
寒
又
可
悲
，
高
尚
學
府
尚
且
如
此
，
更
遑
論

其
他
的
了
。
孫
先
生
有
見
及
此
，
更
堅
定
了
設
立﹁
菁
英
年﹂
的
心
意
。

開
幕
式
在
理
工
大
學
的
教
學
酒
店H

otelIcon

舉
行
。
布
置
時
尚
，
沒
有
一
貫
主
禮

嘉
賓
開
幕
致
詞
的
儀
式
，
取
而
代
之
是
別
開
生
面
的
輕
鬆
座
談
會
，
大
會
將
到
會
嘉
賓

的
芳
名
放
進
電
腦
作
隨
機
抽
籤
，
主
禮
人
行
政
會
議
召
集
人
林
煥
光
先
生
，
還
有
港
區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梁
劉
柔
芬
女
士
，
資
深
電
影
人
黎
筱
娉
女
士
，
洪
祖
星
先
生
，
梁
美
芬

及
吳
亮
星
議
員
，
活
齡
學
院
錢
黃
碧
君
女
士
，
傳
媒
人
蕭
世
和
、
葉
家
寶
等
等
。

席
間
談
及
李
家
傑
先
生
開
設
的
平
民
家
園
便
利
店
，
會
員
顧
客
包
括
長
者
、
少
數

族
裔
、
傷
健
、
新
來
港
及
低
收
入
人
士
，
以
優
惠
價
購
物
，
並
設
立
不
同
工
作
崗
位

讓
有
志
年
輕
人
接
手
管
理
，
負
責
營
運
得
失
，
從
中
吸
收
寶
貴
的
營
商
經
驗
。
現
在

坊
間
共
有
六
間
，
希
望
年
輕
人
懂
得
珍
惜
機
會
，
日
後
能
夠
自
行
創
業
。

多
位
嘉
賓
均
強
調
現
今
年
代
競
爭
激
烈
，
人
類
與IT

競
賽
，
年
輕
人
要
擁
抱
夢
想

和
毅
力
。
林
煥
光
先
生
力
言
自
己
的
成
長
被
多
套
電
影
所
啟
發
，
勸
喻
同
學
們
多
入
電

影
院
找
靈
感
，
更
道
出
李
小
龍
的
金
句﹁
我
不
害
怕
曾
經
練
過
一
萬
種
踢
法
的
人
，
但

我
害
怕
那
種
踢
法
練
過
一
萬
次
的
人﹂
，
要
年
輕
人
凡
事
勿
太
快
放
棄
，
堅
持
到
底
。

壽
仔
哥
哥
笑
言
喜
歡
聽
到
年
輕
人
在
他
面
前
說
粗
話
，
因
為
這
樣
才
可
以
即
時
處

理
和
教
導
。
他
的
節
目
︽
星
空
奇
遇
鐵
達
尼
︾
也
是
由
兩
部
電
影
結
合
而
成
，
主
旨

同
是N

EV
ER

G
IV
E
U
P

。

我
們
成
年
人
對
年
輕
人
同
樣
要N

EV
ER

G
IV
E
U
P

，
我
們
如
何
可
令
新
一
代

不
再
視
粗
話
為
時
尚
親
切
正
常
的
語
言
？
我
們
可
以
怎
樣
培
育
他
們
多
方
面
的
能

力
，
變
得
更
自
信
，
更
有
責
任
感
，
更
會
尊
重
別
人
，
成
為
未
來
正
能
量
的
領
袖
？

感
激﹁
菁
英
年﹂
開
了
一
個
很
好
的
頭
。

關注年輕人發展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初
看
︽
仙
履
奇
緣
︾
的
電
影
海
報
，
心
想
，

都
拍
過
多
少
次
了
，
這
種
老
題
材
還
有
市
場
？

看
後
卻
大
為
改
觀
，
證
明
童
話
故
事
這
些
東

西
，
每
個
時
代
都
可
以
有
新
鮮
演
繹
，
抱
殘
守

缺
的
是
自
己
！

灰
姑
娘
的
故
事
，
大
家
都
熟
悉
：
美
麗
善
良
的
小
姑

娘
對
奴
役
她
的
繼
母
，
心
無
怨
恨
，
還
憑
一
己
之
美
貌

與
可
愛
性
格
，
和
一
隻
玻
璃
鞋
，
衝
出
樊
籠
嫁
給
王

子
。
看
資
料
，
原
來
灰
姑
娘
的
民
間
傳
說
，
在
歐
洲
各

地
流
傳
已
久
，
至
一
六
九
七
年
由
法
國
作
家C

harles
Perrault

以C
endrillon

︵
即C

inderella

︶
為
名
寫
成

故
事
，
還
加
入
神
仙
教
母
和
玻
璃
鞋
的
情
節
。
原
來

Perrault

大
有
來
頭
，
根
據
維
基
百
科
，
他
出
身
富
裕
家

庭
，
讀
法
律
，
不
但
在
路
易
王
朝
政
府
工
作
，
更
開
創

了﹁
童
話
故
事﹂
這
文
體
，
對
歐
洲
往
後
的
童
話
文
學

有
極
大
影
響
。
而﹁
睡
美
人﹂
、﹁
小
紅
帽﹂
等
故

事
，
也
出
自
他
手
筆
。

今
次
迪
士
尼
新
版
本
，
最
搶
眼
的
是
灰
姑
娘C

inderella
和
後

母Lady
T
rem
aine

。
灰
姑
娘
由
演
過
︽
唐
頓
莊
園
︾
的
新
進
英

國
女
演
員
莉
莉
詹
絲
︵Lily

Jam
es

︶
擔
綱
，
後
母
則
是
當
時
得
令

的
上
屆
金
像
影
后
姬
蒂
白
蘭
芝
︵C

ate
Blanchett

︶
。
莉
莉
詹
絲

人
如
其
名
，
真
如
朶
清
純
百
合
花
，
非
常
討
好
。
後
母
則
不
但
不

貌
醜
，
編
劇
還
給
她
一
個
較
公
平
的
處
理
，
有
兩
次
表
白
的
機

會
，
一
是
她
在
閣
樓
發
現
了
灰
姑
娘
的
玻
璃
鞋
，
大
興
問
罪
之

師
，
借
機
細
說
自
己
兩
次
喪
夫
的
身
世
，
又
帶
着
兩
個
既
笨
又
醜

的
女
兒
，
言
下
之
意
是
她
必
須
為
自
己
打
算
，
才
處
處
堵
住
灰
姑

娘
的
去
路
。
第
二
次
表
白
是
當
灰
姑
娘
最
後
忍
不
住
問
她
，
為
何

對
她
這
樣
差
？
後
母
有
點
激
動
地
說
：﹁
因
為
你
年
輕
、
清
純
，

而
我
…
…﹂
，
然
後
就
別
過
臉
說
不
下
去
。
跟
所
有
童
話
一
樣
，

︽
仙
履
奇
緣
︾
就
是
兒
童
對
比
成
年
，
也
是
正
直
與
腐
朽
的
決

鬥
，
最
終
當
然
是
正
直
擊
敗
腐
朽
，
耆
老
給
青
春
讓
路
。

童
話
故
事
其
實
很
殘
酷
，
父
母
身
故
、
動
物
動
輒
殺
人
吃
人
，

反
映
了
小
孩
對
給
父
母
離
棄
或
遭
人
加
害
的
恐
懼
，
而
社
會
對
後

母
的
極
深
成
見
，
很
多
都
來
自
童
話
。
我
相
信
很
多
繼
母
是
好

的
，
年
輕
也
不
一
定
單
純
正
直
，
成
年
也
不
必
然
腐
朽
。
童
話
的

魔
法
，
時
限
一
到
就
會
變
回
南
瓜
。

灰姑娘的後母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東
京
上
野
待
過
多
趟
，
原
先
還
怕
不
購
物
便
沒
地

方
好
逛
，
想
不
到
還
是
過
了
很
有
收
穫
的
一
天
。
湯

島
神
社
、
舊
岩
崎
邸
庭
園
、
國
立
近
現
代
建
築
資
料

館
是
在
地
圖
上
發
掘
出
來
的
景
點
，
即
興
的
神
來
之

筆
是
在
東
京
大
學
校
園
閒
逛
半
天
，
正
門
、
赤
門
、

鐵
門
、
安
田
講
堂
、
福
武
堂
、
三
四
郎
池
、
山
上
會
館
、

醫
學
院
大
樓
…
…
，
實
在
是
最
有
意
思
的
閒
逛
！

東
京
大
學
簡
稱
東
大
，
是
日
本
的
國
立
大
學
，
前
身
為

大
日
本
帝
國
首
座
舊
制
帝
國
大
學
。
一
八
七
七
年
，
原

﹁
東
京
開
成
學
校﹂
與﹁
東
京
醫
學
校﹂
合
併
為
東
京
大

學
。從

正
門
順
着
銀
杏
大
道
進
入
東
大
，
紅
磚
瓦
的
安
田
講

堂
顯
眼
地
聳
立
在
路
的
另
一
端
。
濃
郁
的
學
術
氣
氛
，
穿

梭
在
一
棟
棟
老
建
築
間
，
尖
頂
的
拱
廊
在
各
建
築
間
連

結
，
柱
頭
是
紙
莎
草
花
，
層
層
拱
頂
相
接
，
充
滿
對
襯
之

美
。除

了
銀
杏
外
，
來
到
東
大
，
不
能
錯
過
的
還
有
代
表
新

舊
世
紀
，
兩
棟
最
具
話
題
性
的
安
田
講
堂
及
福
武
堂
。

安
田
講
堂
的
贊
助
者
為
幕
府
末
年
的
財
閥
商
人
安
田
善

次
郎
，
一
生
以
賺
錢
為
目
的
他
，
討
厭
依
賴
別
人
捐
款
的

人
，
更
遑
論
要
自
己
捐
款
，
因
此
這
棟
安
田
講
堂
成
了
財

閥
解
體
後
，
至
今
少
數
存
留
下
來
的
文
化
體
。
不
過
，
安
田
講
堂
最

著
名
的
事
件
還
是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時
的
學
運
，
憤
怒
激
情
的
學
生
佔

據
安
田
講
堂
，
最
後
在
警
力
圍
剿
下
才
瓦
解
。

為
紀
念
東
京
大
學
創
立
一
百
三
十
周
年
而
興
建
的
福
武
堂
，
由
安

藤
忠
雄
設
計
，
一
貫
的
低
調
簡
約
，
清
水
混
凝
土
的
建
築
，
安
靜
坐

落
東
大
赤
門
側
，
也
讓
充
滿
歷
史
感
的
校
園
有
了
新
鮮
樣
貌
。
在
建

築
物
與
長
排
百
年
銀
杏
並
木
間
，
築
起
一
道
百
米
長
的﹁
思
考
之

壁﹂
，
透
過
細
長
的
壁
面
中
間
的
空
靈
之
窗
，
自
然
與
新
、
舊
建
築

互
為
映
襯
。
為
了
不
讓
新
建
築
破
壞
學
園
老
建
築
的
協
調
感
，
福
武

堂
幾
乎
是
往
地
下
發
展
。
據
說
安
藤
規
劃
當
初
，
參
考
了
京
都
三
十

三
間
堂
，
以
圓
立
柱
間
隔
，
也
以
長
廊
及
對
稱
的
階
梯
錯
開
，
拉
寬

空
間
感
。

兩
個
世
代
、
兩
樣
理
念
，
卻
同
樣
為
東
大
這
充
滿
歷
史
感
的
校

園
，
先
後
增
添
建
築
、
事
件
話
題
。
站
在
思
考
之
壁
，
彷
彿
回
到
學

生
時
代
，
重
溫
那
一
幕
幕
曾
有
的
光
陰
故
事
。

東大的新與舊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人性本善，抑還是惡，見仁見智，各不相同。
有人覺得世間還是好心人多；有人卻覺得人心
可畏，人人都自私，在世間存活，要處處設防才
能安全。見到倒地的老人，先想到是老人可能會
訛詐；見到寒風瑟瑟中的乞丐，便覺得個個都是
騙子，絕不動一絲憐憫之心。
無論個人生活中，還是職場上，因為觀念不
同，便有環境與境遇的不同。有位朋友說過，他
所在單位的「改革」，用「殘酷」二字來形容。
他所在的單位是家文化國企，老總由官員下海而
來，其管理思路就是人必須用鞭子抽打，才肯幹
活，精神產品像白菜、蘿蔔一樣能量化。那單位
實行「叢林法則」，末位淘汰。無論專業能力如
何，每季度排行最後一位就得下崗，收入多少按
排名，最低和最高的相差幾倍，可惜負責考核的
行政人員為專業外行，且有任人唯親之嫌。單位
人際關係冷酷淡漠，合作精神等於零。原本老實
研究問題的人，也採取最少投入的方式發稿，不
少寧可當網絡抄手。畢竟數量說話，生存第一。
幾年過去了，此單位的業務精英幾乎全部跳槽，
員工新舊交替如同走馬燈，有人感慨地說，「其
實對專業人員最大的懲罰，就是不准他好好幹專
業。」

我覺得熱衷於「末位淘汰」的單位，管理思路
的出發點就是人性惡─認為人只有出於恐懼，
才會賣力幹活兒，可惜此思路只適合奴隸社會。
奴隸沒有任何私有財產和社會地位，只為了活着
而充當苦力；而公民社會，員工都是有良知、有
事業追求的社會公民。一般而言，小環境比較殘
酷的單位，都留不住真正的人才。企業沒有社會
責任感，好員工就會用腳投票，跳槽去空間寬鬆
的地方。
聰明的企業家相信人性善，認為人只有在受到

尊重的環境下，才能煥發出工作積極性。有家被
稱為「長青樹」的大型民企，從前員工來源多是
附近農民，他們清晨下地後，才趕去上工。可老
總認為培養員工的企業忠誠度，就要啟發員工的
自尊心。這家企業規定：農民工如果連續三年被
評為勞動模範，就會由臨時工轉成正式員工，結
果農民工的勞動積極性高漲，很多人後來成為企
業優秀的正式員工。
有家世界知名的創意企業，單位環境設計如一

個遊戲樂園，員工上班時可以翹起雙腿構思，能
在精緻的咖啡廳休閒，甚至能帶寵物上班。寬鬆
的環境啟發了源源不斷的創新精神，讓這家企業
聚集了全世界的優秀創意人才。有位企業老總

說，最聰明的企業管理者，不是沒有管理，而是
懂得激發人性善，挖掘出人人內心都有的創新精
神。「狼文化」還是「人文化」，有時決定企業
的生死存亡。
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只信人性惡的，也往往生

存質量不高，活得很累。有位女士刻薄成性，家
用保姆，成天疑神疑鬼，不讓保姆有一分鐘清
閒，處處像防賊。她的理論是不這樣立規矩，保
姆個個都是偷奸耍滑的料兒！當然，她家保姆全
都用不長，有的呆一個星期就跑了，最長的也不
過幹幾個月。
而有位主婦為人寬容，相信多數保姆都有一顆

善良的心，都願意在家務中實現自我價值。這位
女士對保姆處處關愛，家事交給保姆打理，相信
如家人，所以她家的保姆，往往一幹就是多年，
有的離開之後，也是當親戚朋友走動。她說，保
姆有自己的尊嚴與做人的準則，只有以心換心，
保姆才能幹得更好。
親朋好友之間，由善良出發，也會輕鬆很多。
有位朋友的父母去世之後，原來關係不錯的兄
嫂，卻沒有分一分錢遺產給她，大家勸她去爭，
她卻說，兄嫂這麼做，肯定有他們的困難之處，
再說，平時兄嫂一直待她不薄，即使這次動了貪
念，也情有可原。再說，她現在什麼都不缺，為
什麼要為了錢而丟掉親情呢？金錢畢竟是身外之
物。如此一想，讓她心地坦然，沒有像很多人那
樣為爭家產搞得身心俱疲、親情破裂。心眼實誠
的人，認為天下都是好人，所以被稱為「傻
子」。俗話說，「傻人有傻福」，只念他人的

好，自己也會活得輕鬆愉快。
與朋友相處更要多想他人好處。有位女士眼裡

全是朋友的缺點，好像人人都要與之爭風吃醋，
都在背後算計她。有位女士呢，卻處處由好處想
人，凡人有對不起自己之處，總想着要寬恕他
人。她說，人人都有想不周全的地方，要能諒解
他人，友情比什麼都寶貴。有時候，我們會向不
相識的人伸出援手，卻經常忽略身邊親近的人，
並非我們沒有向善之心，而是因為我們對太熟悉
的人反而感情淡漠了。
俗話說，人是野獸也是天使。好的環境與制度
啟發人性善；壞的環境與制度啟發人性惡。一個
脾氣乖戾的孩子，背後一定有個脾氣暴躁的家
長。文革時很多人家親人互相揭發，乃至斷絕親
情，就是提倡「親不親，階級分」的結果。雨果
小說《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本是個仇視世界
的竊賊，可最終為一位神父的善心所感化，變成
了一位有益於社會的好人。
中國文化宣揚人性善。《三字經》開頭便說，
「人之初，性本善」。孟子認為，惻隱之心，羞
惡之心，是非之心，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明朝
中後期的偉大哲學家王明陽提倡心學，他認為人
人本有良知，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明白良知的道
理，並且可以把良知致之社會萬事，直至家國天
下。他的學說還曾造成百姓都要談良知的社會風
氣。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所以畢生致
力於教育，以把人與禽獸區別開來。
給孩子最重要的教育，是相信人性善，學會信
任與付出，他的一生，將會因此充滿光明。

人性善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在
十
二
屆
全
國
人
大
三
次
會
議
上
，
李

克
強
總
理
作
︽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
時
強
調

﹁
大
道
至
簡
，
有
權
不
可
任
性﹂
，﹁
任

性﹂
一
下
子
在
網
絡
上
引
起
火
紅
討
論
、

熱
烈
關
注
，
除
了
政
府
應
深
化
改
革
、
政

府
人
員
依
法
辦
事
，
充
分
表
現
出
依
法
治
國
的
理

念
外
，
語
言
學
專
家
也
對
在
職
場
、
文
件
中
使
用

網
絡
語
言
進
行
熱
烈
討
論
。
有
語
言
學
專
家
特
別

提
到
，
加
強
語
言
學
研
究
，
詞
彙
運
用
與
時
並
進

的
同
時
，
也
應
禁
止
使
用
低
俗
、
暴
力
文
字
，
保

護
中
華
文
化
得
以
傳
承
。
流
行
用
語
進
入
正
式
場

合
又
豈
止
華
人
社
會
呢
？
各
地
教
育
局
、
考
試
評

核
局
在
不
同
報
告
中
指
出
，
學
生
在
公
開
考
試
使

用
網
絡
詞
語
日
趨
嚴
重
，
大
家
應
該
關
注
這
個
現

象
。
語
言
文
體
系
統
是
開
放
的
，
亦
隨
着
社
會
環

境
而
有
所
變
化
，
語
言
發
展
代
表
民
族
興
衰
，
如

果
語
言
沒
有
進
步
，
亦
代
表
着
民
族
沒
有
發
展
。

年
輕
人
使
用
網
絡
語
言
也
不
難
理
解
，
畢
竟

學
習
語
言
是
耳
濡
目
染
，
學
生
每
天
在﹁
網

語﹂
、﹁
火
星
文﹂
語
境
中
生
活
，
語
文
能
力
又

怎
能
提
升
呢
？
我
認
識
一
對
非
常
重
視
子
女
語
文
教
育
的
父

母
，
他
們
讓
孩
子
課
餘
時
不
是
去
補
習
或
上
興
趣
班
，
而
是

教
小
朋
友
唸
唐
詩
、
︽
三
字
經
︾
。
唐
詩
是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最
璀
璨
的
明
珠
，
流
傳
至
今
有
千
多
年
歷
史
，
非
常
適
合
作

為
家
庭
教
育
的
教
材
，
除
可
使
孩
子
從
小
就
受
到
中
華
文
化

的
熏
陶
外
，
又
可
鍛
煉
記
憶
力
，
在
給
孩
子
講
解
唐
詩
時
，

可
以
隨
着
講
解
其
背
景
，
使
孩
子
自
然
而
然
地
增
進
一
些
歷

史
知
識
。
小
孩
子
記
憶
好
，
即
使
不
會
寫
，
詩
詞
歌
賦
也
容

易
朗
朗
上
口
。
朋
友
的
孩
子
小
小
年
紀
已
懂
得
背
誦
多
首
唐

詩
，
現
在
正
是
大
地
回
春
季
節
，
小
朋
友
與
長
輩
到
公
園

去
，
還
唸
起
︽
春
曉
︾
，
逗
得
老
人
家
不
亦
樂
乎
。
這
可
以

看
出
孩
子
的
語
文
修
養
是
可
以
培
養
的
。

低
俗
、
涉
及
歧
視
的
詞
彙
理
應
禁
止
，
但
同
時
我
們
應

深
化
年
輕
一
代
多
讀
經
典
名
著
，
如
︽
三
國
演
義
︾
、
︽
紅

樓
夢
︾
、
︽
唐
詩
三
百
首
︾
、
︽
論
語
︾
等
，
從
中
學
習
語

文
的
規
律
性
，
感
受
中
國
文
學
之
美
，﹁
腹
有
詩
書
氣
自

華﹂
正
是
這
個
意
思
。

提升語文修養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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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恩燾鑽研詩詞三十多年，
以粵語入詩，寫了不少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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